
文旅副刊部：63907236 理论评论部：63907228（传真） 视觉影像部：63907227 要闻编辑部、本地新闻编辑部：63907179（传真）/63907186 融媒体编辑部：63907117 全媒体营销中心：63907707 63907714

【地理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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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潮两江潮

□王旭兵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松溉古镇
相遇。听水水有声，看山山有色，那
是一座不同寻常的古镇。

松溉古镇位于重庆市永川区，地
处长江要冲，因境内有松子山和溉水
而得名。

这里的“溉”不读“gài”，读
“jì”。缘由据说与当地人为保持古
音称谓的执拗性格有关。

松溉古镇，也是永川古县衙所在
地，历史上曾两度置县，有“一品古
镇，十里老街，百年风云，千载文脉，
万里长江”之美誉。

我到达松溉古镇时，已是黄昏时
分，古镇上少了白日的嘈杂。

青石古巷里，除了几对互挽着胳
膊行走的情侣，和三两个摆地摊卖
花、卖些小零碎的年轻商贩外，再无
往来的游客。

古巷两边门店上悬空斜挂着的
三角旗子，随着从酒楼传出的《琵琶
语》在微风中摇曳，像是诉说着古镇
曾经“白日千人拱手，入夜万盏明灯”
的繁华景象。

被历史打磨得油光发亮的青石
板街，在一阵铜铃声的映衬下，引人
想起曾经在此走过的驮马商队成群
结队、有说有笑的清晰画面。

径直走出古巷就是那条从古镇
家门口流过的母亲河——长江。在
落日余晖的照射下，一江碧水变得金
黄璀璨，水天一色。湍急的江水拍打
岸边巨石，溅起的水花落在脚尖上，

感觉古镇已等我很久。
江面最后一艘渡轮吹着喇叭般

的鸣笛，朝落在水面的太阳远去，最
后无声地消失在视野里。

站在有风的江岸边，回想风流人
物，不觉想起800多年前，就在这个江
岸码头，与苏东坡、张子韶一同被誉
为“注经三杰”的太学博士陈少南，13
岁那年拜别父母，一路辗转江南求学
的画面。

陈少南一生为官清廉，刚正不
阿，爱民如子，其造福乡梓的事迹更
是令人敬佩。靖康之乱时，因得罪了
奸臣秦桧，他遭贬谪迫害，于是愤而
辞官，回到家乡松溉，自费开馆办学，
成立慈善会，开办义诊堂，惩治奸商，
教化乡邻，开启民智，在当地形成了

“一人有难，人人来帮，一家有事，家
家来帮”的风气，影响着代代古镇人
向善向上。

古镇代有乡贤出。抗战时期，罗
氏家族倾尽财力开办职业学校，无偿
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技术人才，开启了
永川职业教育的先河。新时代，古镇
又涌现出了自掏腰包铺石修路的退
休校长周继华等一批“新乡贤”，续写
着“念乡情，报乡恩”的感人故事。

真诚地来，就得好好领略一次这
里的风物人情，感受古镇独有的魅
力。

清晨，窗外传来的船鸣声走进梦
里，唤醒我重拾古镇一日的时光。

开窗眺望，迎面吹来如烟的水
雾，古镇像天上宫阙般，江面上和楼
宇间有迷雾在穿梭，如梦如幻。

当阳光洒满大地时，古镇才露出
真容，在人气蒸腾的车水马龙中与世
俗切磋，在静观花开花落中与时间对
话，无所畏惧，也不期宠爱，一切顺其
自然。

漫步古镇，你依然能神往于她动
人的风姿。

看那挑着果蔬开始一天生活的
人也挑着清晨的露水，黄昏时挑一
担夕阳回家；闻名遐迩的“熊式杆
秤”作坊里，那位戴着老花镜仔细打
磨杆秤的老先生，手里握着公平的
乾坤，心里更装着一颗永恒不变的
匠心；那倚着柴门坐在木凳上唠家
常的银发老人可是将芳菲看尽？他
悠闲自得的慢动作，让古镇的时光
慢了不少。

这里的特产美食，也都是时间沉
淀出的美味，那“松溉九大碗”最是惹
人心醉，时刻牵引着古镇在外游子的
乡愁。

明清时期所建的庙宇祠堂、吊脚
楼、四合院和古县衙等院落，古韵十
足，依然能带你走进时光的隧道。

时光悠悠，山河依旧。
古镇在千年长江水的滋润下，在

历史与现实的多次选择下，洗尽铅
华，如同一幅挂在长江岸边的水墨
画，任岁月老去，也带不走她天生的
聪慧与美丽。

我想，这与她水墨“留白”的求美
智慧有关，与古镇人求真务实、团结
互助的优秀品德有关。

愿再次与古镇相逢时，她依然芳
华如故。

水墨松溉古镇

□黄海子

八一建军节前一周，我二妹家孩子的
婚礼终于成功举办。

新郎新娘在布置得简单又圣洁的舞
台上，眼里闪着幸福的泪光。婚礼主持人
在介绍这对新人从相识相知到相爱，再走
到婚礼殿堂的过程时，被其间的曲折感动
得无数次哽咽。来祝福的人们，眼中也噙
满了泪水。

是的，二妹在2019年年底时就通知
我：“大哥，你那红色的车喜庆，明年正月，
你侄子要从部队回来完成婚礼，就用你那
车做主婚花车。正月亲戚家孩子办结婚
酒的多，千万别借给别人了哟……”

可是，这一年因部队有紧急任务，婚
礼只得推迟。

2020年国庆前一个月，二妹又打来电
话：“大哥，孩子的婚礼定了，今年国庆节。
还是你的车做主婚车哟。到时候你早点
来，负责去把我儿媳妇悦悦给接回来。”

可是，还未到国庆节，孩子的婚礼又
取消了。他们连队被抽调去完成一项特
殊任务，一年内都没有探亲的机会。二妹
在电话里狠狠地感叹了一阵。

2022年春节前一个月的一天，二妹
一大早就用她充满幸福、欢喜、激动的声
音把我的手机听筒塞满了：“大哥大哥，定

了定了，这下孩子的婚礼是确定了！时间
是正月初六。孩子部队的领导为这事还
专门给我通了电话的。还是那句话、那个
事——你那车做主婚花车，把悦悦从她娘
家给我接过来做儿媳妇。”

这年春节，我们一大家子回父母处一
起吃年饭。二妹和二妹夫正帮着忙活儿，
但没见他们家正月初六就要做新郎官的
那小子。

我问二妹夫：“你们家小子马上就要
做新郎官了，他人呢，怎么不到外公外婆
家来吃年饭？”

二妹夫一脸幸福地对我说：“我都不急，
你急什么！那小子要值班到今晚，明天早上
从哨所坐车到拉萨再坐飞机回来，我明天晚
上去江北机场接他。”他说话时的神情，仿佛
那小子已经一身戎装站在他的面前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一大家人都在为二
妹家小子的婚礼商讨着一些还应该注意
的细枝末节。二妹夫感叹着说：“我们好
几年没见着这小子了。虽然三两天也会
通视频，但还是更愿意他站在我们面前，
坐在我们身边……”

二妹接过二妹夫的话：“你们看嘛，我
家附近与他同龄的，孩子都两三岁了。我
们这个娃婚都还没结。”

我老婆接过二妹的话头，打趣道：“晓
得你，就是想抱孙子嘛。”

大家在饭桌上正开心，二妹夫的电话
突然响了。一看正是他家那小子的，二妹
夫合不拢嘴地笑着：“生怕我不去机场接
他吗？这不是在吃团年饭嘛，这不还早得
很嘛……”

他拿起手机：“喂！喂！喂！我们都
在你外公外婆家吃团年饭。”二妹夫和他
儿子通着电话，说着说着脸色就凝重起
来，接着就起身往门外走。

接完电话回屋时，二妹夫一脸的失望
落寞。他端起面前的一大杯白酒一口就
干了，声音里全是难过：“娃又回不来了，
他们马上被应急抽调去执行任务。”说完
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长吁
短叹道：“唉，我回去怎么给悦悦她父母交
代嘛，一而再再而三地取消婚礼，成什么
道理嘛？”

2023年五一节前20来天，二妹的电

话又来了：“哥，你还是准备一下，我家那
小子说是回来举行婚礼。唉，婚礼这事你
心里稍微挂着就行。谁知道到时候会不
会变卦，我说不准的……”

电话那头，二妹没一点信心。果然，
五一节前一周，二妹来电：“哥，婚礼又取
消了。他说战友的母亲过世了，得替战友
值班。哥，我要疯了！”没等我回话，二妹
带着哭腔的声音消失在了电话里……

婚礼现场，二妹孩子的婚礼热闹地进
行着，我回想着之前这一次又一次取消婚
礼的过程，心中感慨万千。

突然，一个英武的军人走上台，对主
持人说了句什么，主持人退出了舞台。接
着，4个精神抖擞的年轻军人，举着一块
雪白的婚纱，正步走向新娘，轻轻地将婚
纱披在新娘头上，然后侧身，转步立正，举
手向新娘敬军礼。

他们用整齐划一、洪亮有力的声音对
新娘喊道：“嫂子，让您等久了！我们给您
道歉！给您敬礼！”

而帅气的新郎官、二妹家小子则深情
地注视着他美丽的新娘。

刚才还闹哄哄的婚礼现场，突然一下
子就寂静了。在短暂的寂静之后，我听见
过的，婚礼现场最热烈的掌声响起。

人们一边鼓掌，一边又用手拭去眼角
的泪。

迟到的婚礼

□刘腊梅

刚入伏，綦江白云村就热闹起
来，朱顺家也跟着热闹起来。

他家坐落在进山的唯一路口，
屋后松林满岗，屋侧一条峡谷绵延
数十里。风从峡谷吹来，松林便潮
涨潮落，院子里便风生水起，纳凉
的人往院子里一坐，便清心寡欲，
往事如风。

朱顺把家里长短高矮凳子摆
在院子里，问路的，买土货的，纳凉
的，加上鸡飞狗跳，比城里坝坝茶
都热闹。

别人问朱顺年龄，他露出满口
整齐的黄牙，大大方方告诉你，还
差两天75了，这两天正忙着呢，儿
子女儿也要回来了。

问话的人刚听得半头雾水，旁
边纳凉的人就会给你讲故事：年轻
时候的朱顺能干着呢，筑墙垒院，
两楼八房，为一儿两女考虑尽善。
没想到儿女比自己还能干，大女儿
在城里某学校教书，二儿子在重庆
一个大公司上班，小女儿家做着不
错的生意，老伴在小女儿家帮着带
外孙女。

别看他一个人在家，但身体硬
朗，性情和乐，守着两分薄地，种五
谷，饲牲禽，自给自足，自在自得。

生活也简单，南瓜可以吃一
天，红薯可以吃一天，大肉可以吃
一天，稀饭可以吃一天，面条也可以吃一天。卫生倒
是马虎得很，常有纳凉的人取过门后的大笤帚，呼啦
啦把院子扫得一尘不染。朱顺不多谢，也不多想，只
和你热热络络聊家常。

这天一大早，朱顺给邻居和常年在此纳凉的旅
居客人发了邀请，便忙前忙后地备上了。

他把平时舍不得吃也舍不得卖的50个鸡蛋
分成3份，差10个的那份就添了两斤自己晒的梅
干菜，儿女回家，来去都不空手，朱顺对儿女从不
会厚此薄彼。又把地里留着的糯苞谷掰回来，小
女儿最爱吃，好多来此乘凉的人要买他都不肯
卖。被子和毯子三天前就洗了，太阳底下都快烤
糊了。

山里的冬天，物什容易生霉，去年小孙子回来住
了一晚，身上就长了红疹子，媳妇说是被子霉味重，
长小虫子，便急匆匆带着儿子和孙子回城了。朱顺
被老伴埋怨了好些天。两个女儿倒是考虑得周到，
都自己带了被子，住了两天，全须全尾、大包小包地
回城了。

朱顺把地里种的和圈里养的都早早备下了，把
冰箱塞得满满的。对于他来说，75岁和70岁只差
着时间，像昨天和今天。

邻居老八和洪九来得最早，他们帮着朱顺磨好
了豆子，宰好了鸡鸭，买回了猪大肠和卤鹅，又把点
好的豆腐挨家送，并邀请邻居和附近纳凉的人们第
二天去他家吃晚饭。邻居们都说，朱顺好福气，儿女
都出息。

第二天午后，又有两个邻居提了两条鱼过来给
朱顺帮厨。朱顺呢，倒像个寿星，乐呵呵地坐在堂
屋，指挥这个，安排那个。

“老八，把那肉炖得久一点，外孙女的牙还没长
齐呢。”“三嫂，花生米多炸些，下酒老香。”“卤鸡腿和
鸡爪匀着装，孙子要吃鸡腿，外孙女喜欢吃鸡爪儿。”

“黄荆豆腐要做成咸口的，老婆子血糖高，吃不了甜
……”

“朱顺，你的花椒在哪里呀？”
“橱柜最下层”。
“朱顺，你这火腿肠要是再放点干木耳和干黄花

就鲜了。”
“哎呀，没有买呀。”
“一会儿让我孙子送过来，我家里有。”
……
朱顺站在公路边张望了几回，突然想起应该给

孩子们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到哪儿了，便拿着手机到
院子对面的小土丘。家里手机信号不好，打和接都
堵。

刚到土丘旁，电话响了，一看，是儿子打来的：
“爸，你怎么不接电话呀，打老半天了，我今天回来不
了了，这两天我们都加班，有高温补助，请假一天补助
就没了，不划算。小琴给你网上买了件衣服，绸缎的，
穿着可凉快了。这两天就到，你注意查收一下。”朱顺
正要说让媳妇把衣服退了，山里凉快，穿不上绸缎衣
服。就听到电话里传来嘀嘀的忙音，通话已结束。

叮叮，大女儿的微信头像在闪动。朱顺眯着眼
睛点开微信，他看不清，又拿回院子让洪九帮忙看。

洪九看了看说，娟妹子不回来了，说是这两天有
课，给你发了个红包。洪九帮朱顺点开，里面有300
元。

朱顺收了钱，正要回屋，老伴电话也来了：“老头
子，你那电话是咋回事，我一早打到现在。芳芳昨晚
发高烧，闹得全家人都没有睡，天亮才从医院回来，
这会儿刚睡下，你自己煮点好的吃，别省着。我在
女儿家啥也不缺，中秋节孩子一家要去奶奶处，到
时候我再回来。”“那你照顾好芳芳。”“不说了，孩
子醒了。”

朱顺还想问问什么，总觉得话没说完，一时又忘
了，“哎，孩子们不容易，能帮衬我们就帮衬着吧。”朱
顺把本想对老伴说的话对一旁的洪九和老八说道。

回到堂屋，看到一屋子为他忙碌的邻居，朱顺突
然觉得脚下很沉，看来75和70之间，相差的不只是
时间，还有身体。

厨房里，酒已温，肉已香，邻居们热络又热情，小
花狗巴巴地跟在朱顺身后，小黄猫蜷在桌底馋候
着。朱顺和几个老邻旧友围坐一堂，酒酣胸胆，闲话
当年。

月亮出来得真早，太阳都还没有回去。院子
里，和孩子们一起种下的梧桐已经高过屋顶了，投
下小半院子荫凉。风吹叶动，叶疏影阔，余晖满
庭，蝉鸣在此间声声吟唱，特别像朱顺酒后跑了调
的山歌。

远
亲
和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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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猛

【新华社淮海前线三日电】人民英雄
张树才，在徐州以东歼灭黄伯韬的战役
中，舍身炸毁敌人地堡，被共产党的支部
追认为模范共产党员。

……
1948年12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

以《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张树才舍身炸毁
敌地堡，华野某部党支部追认为模范党
员》为标题，报道了张树才舍身炸毁敌地
堡的英雄事迹。

张树才的故乡四川省万县大溪乡（今
重庆市万州区溪口乡）九树村窑厂坡看不
到当天的《人民日报》，张树才的真名叫张
树清，张树才是张树清三弟的名字。

张树清舍身炸毁敌地堡的时候，他弟
弟张树才开的染房挂满了刚染红的红布，
映红了窑厂坡。

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张树才的事迹
传遍大江南北。2019年，为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央电视台在系
列电视专题节目《国家记忆》中一集《血战
碾庄 阻援》里，专门介绍张树才烈士。
张树才的侄儿张维孝在看电视时惊奇地
发现，烈士张树才竟是自己多年没有音讯
的二伯张树清。

张维孝告诉我们，张树清是他二伯，
从小给地主当雇工。他大伯叫张树贵，他
父亲叫张树才。

当年，父亲张树才开着染房，攒了点

小钱，却不知道打点地方长官，被“抽壮
丁”来到窑厂坡。1940年初，地方保长带
着乡丁根据名单到窑厂坡抓壮丁，他们本
是来抓张树才的，恰逢张树才到长江对面
的河口场卖染布没在家，乡丁们就只好抓
了张树清，顶了张树才的名字。

就这样，世上有了两个张树才，一个
在国民党的军队里，一个在家乡开着染
房，张树清的名字永远留在了故乡。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张树才所
在部队阵前投诚，张树才经过教育整训，
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过去被迫打仗，现在为人民解放打
仗，张树才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他作战勇
敢，多次得到部队表彰，1948年4月，他
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后，他在
睢杞战役中负伤，荣立四等功，伤还未痊
愈，又坚决请求重返部队上前线，担任华
东野战军第六纵队某师某团八连爆破组
组长。

那一年，张树才40岁。
11月6日，规模空前、震惊中外的淮

海战役正式拉开战幕。
华东野战军第四、六、八、九、十三纵

队及特纵队相互配合，完成对黄伯韬兵团
的包围。

《人民日报》是这样记录张树才人生
最后的辉煌——

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五时,华东野战军
某部某团,向碾庄圩外围守敌四十四军一
六二师四八四团发起攻击。经一小时战

斗,敌人的一个营,仍凭险据守前沿地
堡。当时,八连爆破员张树才便挺身而
出，主动向连长请求任务说：“连长!让我
去。我张树才不炸开这前沿工事,坚决不
回来!”他随即拿起炸药,飞快地向大张庄
西南的地堡群跃进。当时敌人一枪未放,
等到张树才离地堡只有十多步远了,三个
敌兵突然跳出地堡,向他猛扑过来。在这
个危急关头,张树才毫不畏怯,继续前
进。他抱着炸药,拉开了导火线,拼着全
身气力直向敌人地堡扑去,口里高喊着:

“只要完成任务,死也光荣,你们来吧!”敌
人一见来势勇猛,吓得连忙掉头逃进了洞
口。张树才便迅速地把炸药放在地堡顶
上,立刻一声巨响,地堡全部炸毁,张树才
同志也同时壮烈牺牲。

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张树才其实就是
张树清，记者不知道，战友们不知道，但
是，大地知道，故乡知道。

大张庄战斗结束后，听闻消息的当地
群众自发跟着解放军来到战场上搜寻烈
士。

遗憾的是，张树才没有留下任何遗
物，战友们只好在他牺牲的地方，捡了一
块被炸成两半的石头，捧了一把浸染着他
鲜血的沙土。如今这浸满英雄鲜血的沙
土和石块陈列在淮海战役纪念馆内，每天
向人们无声地诉说着它背后不朽的传奇。

战友们说，张树才活了40年，过了两
辈子，上一辈子很灰暗，这一辈子很亮堂，
为人民牺牲，他值了！

1997年，江苏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
编印了一册《淮海战役烈士小传》，书中介
绍：在淮海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共牺牲
25954人，其中张树才所在的华东野战军
牺牲19044人。《淮海战役烈士小传》共
收录了10位烈士的事迹，排在第一位的
就是张树才。

当年，张树才所在的部队迅速掀起
“学习张树才，杀敌立功”的活动。时任华
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撰文写
道：“张树才同志在紧急关头，抱起炸药
包，奋不顾身扑向敌人，炸毁地堡，壮烈牺
牲，为部队打开通道，为歼敌创造了有利
条件。”

今天，当我们终于知道爆破英雄张树
才的真名和他的故乡的时候，英雄已远
去，亲人已远去。

映山红开的季节，我们来到英雄的故
乡——重庆市万州区溪口乡九树村窑厂
坡，烈士的故居经过三次改建，早没了原
来的模样。

院中文化墙上记录着英雄的事迹，印
着战友们回忆绘制出的黑白素描画像，张
贴着那张沾有烈士血迹的泥土和两块石
头的照片。它们以满山的映山红为背景，
以高远的蓝天为背景，以奔流的长江为背
景。

英雄的名字还是张树才。
故乡人知道，英雄真正的名字叫张树

清。
英雄的名字留在了故乡。

英雄的名字留在了故乡英雄的名字留在了故乡

松溉清韵（中国画） 邓建强 刘兴正

投稿邮箱：kjwtzx@163.com


